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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和惆怅，袭满我的全身
从白天到月夜又到天明
每分每秒，研磨如浓咖啡
独自在苦味的煎熬

梦想总是擦肩而过
流星划过夜空的那一刻
乡情的愁绪终结

只有守候到生命最后
才能明了我们不再是生命中的过客

风拂过月的夜
擦亮一颗星
铭刻着你的名字
跳动的心在闪烁
在夜的空，分外炫目

昆仑月

已经没有过多的宏愿
在接近中秋的日子里
我们照常送出和接纳祝福
无非是亲友安康，快乐
家庭和睦，幸福
这些朴素而陈旧的表达
依旧庄重

还是同一轮月亮，阴晴圆缺
还是同一个人的仰望
却已经尝变人间悲欢离合
我在昆仑山的腹地，背靠沙漠
远离故土，和无数个夜晚一样
微信替代鸿雁
书信变得简洁而单薄
但思念从未停止生长

故乡的月辉已经铺满大地
而昆仑山尚未告别落日
我们投往故乡的目光，并未
跨越雪山，折射出明亮的湖泊

一个走丢的声音

楼下石墩旁是几个大爷
在棋盘上厮杀
它们的声音
从墙缝中进来
像是春天的宣言
昨天刘老头走了
人群中那个颤抖的声音
收紧了震动
响雷过后
还有谁记得那个走丢了的声音

一棵树的教育
不说希望也不说远方

我们像树一样站立和仰望
静听夏日的聒噪
和大风扫过的炎热
自然的声音爬进耳郭
闭目，伸手拥抱
悲伤和喜悦都已离我很远

野杏落入草丛
虫吃一半，我吃一半
杏仁晒干等待下一个春天

我在等待一个声音压低一片叶子
我在一棵大树下偷窥一片蔚蓝

树是一个播放器
让所有的声音穿过树梢
你听或不听
它们都已灌溉在天空

给一块石头道歉

是的，我要给你道歉
你将在我的榔头下四分五裂
被铺在不同的路上
我知道，你坚硬的外壳下
有一颗柔软的心
要不然为什么我一敲
就碎了

我要替我手中的榔头道歉
它将敲平所有的棱角
无声的疼化作愤怒
对抗的声音向地心下陷

我要替时光向你道歉
我抚摸你
像抚摸着另一个自己
石头的天空
写满了坚硬的答案

首届 “化龙山之歌 ”原创歌词征
文大赛自 2021 年 7 月开始，历时近四
个月，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征文稿
件两百余 （篇 ），参赛诗人 、作家遍布
全国。 在组织评选过程中，本着公平、
公正、独立、透明的原则，从两百余篇
稿件中初评出 40 篇入围作品，再经终
评委无记名投票 ， 产生出一等奖一
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
十名，共十七篇获奖作品。

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一座大山叫化龙 （李晓峰 张富强）

二等奖
啊，化龙山！ （罗立夫）
化龙山下是故乡 （森子）

化龙山之歌 （姜了）

三等奖
走进化龙山 （税典红）
化龙山之歌 （刘紫剑）
化龙山，我的摇篮 （东敏）

优秀奖
化龙山上看星空 （一旗）
化龙山的爱与缘 （落槿）
化龙山之歌 （张悦）
爱恋化龙山 （鲍方）
化龙山 我又想你了 （黄战果 ）
登上化龙山 （侯少）
爱在化龙山 （胡琳）
灵秀化龙山 （石晓红）
最美化龙词 （王慧琴）
我的家在化龙山下 （蔡淼）

风穿过满带桂花香的密林，轻轻地
吹拂，带着羽毛般的柔和与轻盈。 它扑
打在橡树的叶子上，扑啦扑啦，像一双双
小型的翅膀在飞。 黄绿相间的疏影，透
过阳光，把整个林子照耀得如黄金般刺
眼。

这个时候，是灰兔、松鼠、猫头鹰、锦
鸡等飞禽走兽们喜欢出来玩耍的季节。
即使林子里时不时会出现看门狗与家
猫， 它们也呆头呆脑地从洞里跑出来探
险。 平时稀疏的地面，这个时候开始丰
满柔软起来，满地的落叶间，铺着或半藏
着或埋着大小不一的毛栗、橡子、核桃、
松果、野柿与榛子。 在腐朽的树桩上，爬
满了鸟粪、青苔、木耳与地软，偶尔有几
只懒洋洋的蜗牛。 这些，都是这片林子
里的动物们喜爱的美食。

在这个四周都被大山与森林包围的
秦岭南麓的盆地地形的小村子里，一条
自丹江源头流下来的长河从门前一穿而
过，这里的气候既有南方的温热湿润，又
有北方的柔冷干燥，使我家屋后的那片
林子，成为动植物们密集的天堂：这里稀
薄的湿气超多，但又很容易被南坡富有
弹性的阳光给暴晒，这里雨水充足，但晴

天总是在不经意间为这里带来无尽的喜
悦。

阳光与空气雀跃的屋后，我会带上
我的护卫———小狼狗去林子里散步。 即
使是秋天，在茂盛 、绿意新生的灌木丛
中，蕨类植物与橡树树洞之间，总会冒出
很多让我心生好奇的动物，其中有一只，
既像老鼠，但体型又比老鼠大很多倍，而
且没有老鼠那般细长的尾巴；既像野猪，
但毛色有花纹，尤其是脸面上的花纹黑
白相间，非常耀眼，鼻子比野猪娇小而偏
短；既像黄鼠狼 ，但比黄鼠狼面目更温
和、 友好一些……总之它就是一个四不
像的动物，它有一个好听的学名叫果子
狸，也叫花面狸。

果子狸是一种昼伏夜行的动物，与
猫头鹰的作息时间很像：它们都是闻风
而动、独立独行的夜行侠，有非常灵敏的
夜行视野和捕猎利器。 一般情况下能在
下午遇见它简直是一个奇迹。 它能白天
出来一定是饿坏了肚子。 果子狸大多时
候还是很怕人的，也怕比它凶狠的动物，
更怕阳光。 我家的狼狗嗅觉异常灵敏，
一看见果子狸，就狂叫不止。 果子狸的
地行速度不是很快，但它能够机灵地找

到有利的地形，三下五下地消失在石林
与树林间，独留狼狗一脸怒气地在原地
吐舌头，仿佛在埋怨我手里的铁链子妨
碍了它。 林子里去多了，我也不爱带上
狼狗，怕带上它误事。 因此也与果子狸
打的照面也多了，它不再怕我，在我跟前
放肆地吃起从树上砸下来的稀烂的柿子
或者地软。 有时，它与我面面相觑，也不
躲避，我不走动，它也不动，我转移目光，
它也转移目光，是一只非常警觉的小家
伙。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它叫果子狸，我
把它当作野猪一类的动物，每次见到它，
我总想抓住它，幻想着等爸爸妈妈从地
里回来，满脸欢喜地为一家人做上一顿
丰盛的晚餐。 遗憾的是，果子狸虽然看
起来笨拙，但它的脑子与四肢一点也不
笨，每次在我准备下手的时候，它读懂了
我的心底所想，快我一步，灰怏怏地溜走
了。

那个时候，经常遇到背着布袋与猎
捕工具在我家林子里打果子狸的农户，
那些工具，有的是钢叉，有的是铁网，有
的是麻醉枪。 大多是自制的，灵活小巧，
制作精良。 看了他们的装备，我满脸羡
慕，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抓不住那些小

动物。
据说一只果子狸能赚到农户人家小

半年的生活费，在那个时候，村里就盛行
打果子狸，也有一些因收购果子狸而成
为暴发户的人家。我从农户的嘴里知道，
与我在林子里打过无数次照面的四不
像，就是果子狸。那时候果子狸尚未列入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印象中，我们村里
的人几乎没有人猎捕过它，猎捕它的大
多是外村人。 自从我知道了有关果子狸
的一切秘密，我再也不想捕捉果子狸了，
反而憎恨起外村的农户来，有时我会让
我家的狼狗给它们通风报信，故意对着
林子狂吠不止。 有时我会在屋顶点燃稻
草，让炊烟与浓雾在林间飞扬，以此来刺
激灰兔、果子狸们的警觉。

幸好这里的秋天不像夏天那样昼长
夜短，也不像别处的秋天那样繁荣兴旺，
果子狸好像感觉到了秋天与农户们共同
的敌意，一阵秋雨下过之后，刺骨的寒意
开始在林间升腾，它再也不会在午后出
来了。 我故意丢在树洞下的一些玉米棒
子，它再也没有出来将它们偷走。 或许
它感觉到了我的善意，有时会在树洞或
者石缝里露出眼睛，拍打着尾巴发出吱
吱吱的声响。 即使是夜间，农户们似乎
很难再捕捉到它了，大多空手而归，偶尔
手里提着的不再是果子狸，而是野兔、锦
鸡。

大自然有时候总有意想不到的馈
赠。 一整个秋天，果子狸所贮藏的粮食，
足够让它们在这片林子里度过一个稍有
安全感又暖意弥散的寒秋与隆冬。

“仙”字怎么写？ 一个人紧紧靠在山
边就成了仙。 老祖宗早就给我定位了，
从鲁北回济南，从异乡回到另一个异乡，
回到一个有山的地方。

在西站一下火车，我便马不停蹄地
沿路标箭头提示方向东绕西拐，顺着自
动扶梯攀上蹿下，找到了开往工研院途
经创新谷站的地铁。 车门一开，我迫不
及待而又故作轻松地挤了进去。

济南地铁 1 号线 11 座车站中，地下
站点只有 4 座， 创新谷是 7 座地面高架
车站之一。 大约 20 分钟的车程，离我回
去混饭吃的工地不足一公里。

我环视车厢，再次体验到地铁与火
车的区别：火车上的旅客往往是大包小
裹，行李架上爆满之后就塞进座椅下，而
地铁上的旅客就不同了，大多是随身携
带一个小包包或手提袋，相当一部分人
上下车双手并无一物；除此之外，还有一
个不同点就是，地铁上的旅客散发出的
气息比较柔和、安静。

整个车厢里只有一个鼓鼓囊囊的行
李箱。 那个箱子是我的，它伴随着我差
不多有十个春秋了。 它见证了漂泊，见
证了城市与山村的差别，见证了孩子书
包的沉重，见证了汗水的咸涩，见证了离
别的忧伤，也见证了重逢的喜悦。 它见
证的太多，却一言不发；它躺着，却不同
于躺平，24 小时待命，随时会一跃而起。

十来分钟之后，车窗外“唰”地一亮，
现出明媚的阳光，青山翠岭闪闪而来，又
闪闪而过，地铁轨行区灯箱屏上显示，车

已进入创新谷地界了。 我突然像打了鸡
血一样，莫名地激动起来，旅途的疲劳和
不安的情绪瞬间潮水般退去。

山啊，久违了。 我直想张开双臂拥
山入怀，然后又躺在它宽阔的怀抱里，悠
闲地梳理一下自己疲惫的羽毛。

今年年初，因工程需要，我被公司派
往鲁北一海边工地援建大学城，不得不
暂别已生活了五年之久的济南。 鲁北大
地因辽阔无垠而显得空旷，我刚去那里
的一段日子是仲春时节，雾霾天居多，沙
质的泥土散发着鱼腥味，低处的盐田和
高处冶炼石油的巨型烟囱，都蒙上了厚
重的铅色，塔吊上的红色信号灯眨巴着
眼睛，显得有些诡异；霾，像一块裹尸布，
你走到哪里，它裹向哪里，一望无际的大
平原被缩略成一箭之地。 天，低垂于头
顶三尺，垂成偌大一顶愁帽子，又如悬在
额前的棺材盖。 当然，碧空如洗、海风轻
拂的大好天气也有过， 可我兴致全无。
在这无遮无拦、不着边际的陌生的原野
上，即使马路纵横交错车流如织，我的坐
标始终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要是有一座山的话，境况就大不同
了。

只要能背靠一座山，我面朝哪儿都
是妥妥的。 在故乡陕南晓道河，我们的
房子都是依山而建，靠着山，向着山。 在
群山里生活的久了，“摇篮”模式已经固
化，骨子里有山石，血液里有山泉水。 一
旦离开山区在茫茫大平原上一时真难以
适应，打个比方吧，一只鸡从笼子里放出
来，你会发现它绝不会立即展开翅膀奔
跑，而是东瞅瞅西望望，一步还没踏下去
又立马抬起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在
他乡十几年了，北京、石家庄 、太原 、郑
州、西安、天津，再到济南，一路走来，我
一直迈着刚出笼的鸡步，不管走到哪里，
都带着山的影子，带着桑葚、大麦泡、野
核桃和五味子的气息。

济南创新谷让我找到了一些家乡的
感觉，它四面环山，面积 70 平方公里。闲
时，我常把创新谷周边的山和我老家晓
道河的山放在思维的平面上进行无谓的
比较和探究，创新谷的山矮而缓，状若馒
头，好像是摆在盘边的一圈供品，既然是
贡品，所以被老天垂爱。 晓道河呢，原属
岚皋县的一个边缘乡镇，撤乡并镇时调
整为村级，这里的山乃巴山深处的子山，
挤挤挨挨，山头林立，山尖如刃。 山与山

之间一条沟或者一条小河，土地大多是
挂起来的，沟边河畔仅有少量的月牙形
的冬水田和旱梯田。 在山坡上种地弯腰
的幅度很小，可靠天吃饭，丰年不多。

即便如此，家乡大山的养育之恩难
忘。 这些年许多人进城了，连贫困户一
夜之间也成了城市人，而我将一栋三层
小楼紧靠轿顶山落地生根，哪儿也不去
了。 女儿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定住小山
村简直是脑子进水。 她专门建了一个家
庭三人微信群：她，她妈和我。 女儿时不
时在群里发一些链接和售房信息，或者
干脆拿起手机进行三方通话，从交通、医
疗、教育、购物等方面反复强调住在城市
的好处，劝我们不要“错把陈醋当成墨，
写尽半生都是酸”。 一年多过去了，见我
们丝毫不为所动，洗脑失败，女儿气哼哼
地丢下一句话：“唉，真是和夏虫语冰，你
们以后老死在山旮旯里我都懒得去
管！ ”

老死在山里并不是一件坏事，恰好，
正是叶落归根的自然轮回，对我来说或
许是一件幸事。 这些年我出门在外，初
春返乡仲春离家，大门平时落锁。 千里
之外，我是大山放出去的风筝，风筝的线
是用脐带做的，即使断了，也是肉身不回
魂魄回，白天不回梦里回。 我知道，如今
的乡村不再是衣锦还乡之地，但真正老
了的时候，蓄一绺白须，穿一袭白衣，拈
一片白云，靠山而居，顺山而行，岂不是
神仙一般？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刚刚上小学，我的家乡大垭
村，是一条梁四条沟的山区落后村，可是村子里的大垭学校很有名气，
学校建在一条鱼脊梁的中部，是一所小学到初中的中心学校，覆盖周边
大垭、庙河、白马、杨寨、王山、包湾、曾岭、汪湾等村的学生就近读书，我
也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

当年村里穷，学校的条件很差，设施很简陋，东西两排土木结构瓦
屋顶房屋是教室，南北两排低矮的土木石板房是老师的宿舍、会议室和
伙房。 用不起木制的课桌，就在地上打 4 根木桩，支几排长方形的石板，
凳子也是学生从家里带的， 可大家读书学习十分卖力， 同学们半闭着
眼，摇头晃脑地朗读课文，那朗朗的读书声，童稚的歌声，爽朗的鸟鸣
声，合奏着优美和谐的天籁之声。 那天人合一的仙境，梦幻一般，让人陶
醉。

校园的南边竖着一根又粗又高的竹竿当旗杆，每当重要节日，都要
升五星红旗，同学们穿着五花八门，衣服各式各样，在五星红旗下庄重
地行注目礼，一股股暖流在胸中流动，清风下摆动着的红旗是那么鲜艳
动人。 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铃声。 起初是铜铃铛，后来换成一截铜制
的炮弹壳，用一根粗铁丝钩着掉在屋檐下的挑上，敲起来“铛铛”响，声
音清脆，还有余音。 清晨，同学听到上课预备铃声，行走在四条沟八面坡
的孩童们立刻加快脚步，追逐着，嬉闹着，笑声一路铺洒到校园，像潮水
般涌入教室上课。 学校没有体育设施，同学们自力更生，玩弹弓、滚铁
环、踢沙包、跳绳、打陀螺，同样玩的兴奋，痛快！ 在严寒的冬天，学校没
有取暖设备， 同学们大都做一个圆柱体的铁盒子， 盒子上钻几个通风
孔，再用一根折弯的铁丝系着，铁丝的提手上系一截绳子，早上到校时，
装一盒子红火碳，上课时将小火炉放在桌子底下，下课了就到校园外去
拾些干柴棍棍拆成短截截，放在盒子里，扯起绳子在空中轮几圈，那铁
盒里的柴像是用风箱吹似的呼呼燃着，一会儿，脸蛋烤得通红，颇感小
火炉给自己带来温暖的惬意和快乐。

在那样的年代里，村里和学校都没钱，学校就组织“勤工俭学”，每周都有劳动课，班上的
劳动委员就像生产队队长一样，安排我们带工具，分组参加劳动，翻地、锄草、种菜、施肥等农
活，同学们都很卖力，那校园地就是我们的开心农场。 每逢重大节日和毕业班典礼时，学校都
要安排一顿集体便餐，当我们能吃上亲自种的蔬菜和粮食，吃上同学们打猪草喂的猪肉时，感
到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美味。 更有趣的是去山上捉蝎子，那时山上蝎子多，搬动石头块，会发现
蝎子高扬尾刺与你对视，或直往石缝里钻，我们就用筷子夹起来，放进准备好的玻璃瓶中，一
只 3 分钱，捉上半天能卖几毛钱，可买作业本，笔芯和水果糖，高兴的一蹦老高。 刚从童年的小
学毕业，我又在这所学校读完初中。 如今，随着异地创业异地务工潮的兴起，学校自然消亡，变
为大垭村党组织活动中心。

童年是一盘永恒的录像带，是一幅永不褪色的风景画，是人生的独版与绝版，如果人生能
重复，谁都渴望再经历一次天真金色的童年。 童年那单纯天真快乐的生活场景，那余音袅袅的
铃声和琅琅的读书声，还有那些熟悉的面孔，给我留下刻骨的记忆，依然回落在耳畔和心田。

在北方的冬日 ，枝
头还能挂满累累果实
的，似乎只有楝树、女贞

和悬铃木。山楂、木瓜、柿树上的“看树佬”，大多被那
些勤快的鸟儿果腹，剩下的零零星星，只是成为点缀
的背景。冬日的女贞和悬铃木，虽然树叶没有完全落
尽， 但树上无数悬挂着的果实， 如黑不溜秋的小铃
铛，远远望去是许多黑点儿。 它们在光影里斑驳，在
寂静中淡定，远没有一树黄黄的楝果好看。

在城市里，楝树似乎是不多见的。在春天的百花
园里，楝树是醒得迟的。 每到暮春时节，楝花才摇曳
一身紫色的外衣，开出一树繁花。 楝花密密叠叠，翠
叶婆娑，像绿云上飘逸的紫霞。“楝花飘砌，簌簌清香
细。 ”那香气不汹涌热烈，也不狂野张扬，却浓淡相
间、从容有度。楝花花落后，地上是一片残云，树上是
青青的楝果。 楝树初生的果实，青青圆圆的，如小冬
枣般，一串一串的，在椭圆状卵形复叶的掩映下，丰
硕而青涩。楝果成熟后，累累满树，形状似枣，但却是
吉祥的黄色，和转黄的叶子一起构成一派金秋佳景。
深秋季节， 一场又一场猛烈的北风袭来， 金黄的楝
果，在楝树叶逐渐飘落后，就像一个个金铃铛。

风雪飘飞、山寒水瘦的冬天里，楝树抛尽树叶的
灰褐色枝丫，最显眼的，是挂满枝梢的楝果。 这些嘟
嘟噜噜的金黄果，总会吸引成群的白头翁、蜡嘴鸟、
灰椋鸟、喜鹊、伯劳、乌鸫等来觅食。 北风呼号，楝果
相互碰撞，似在作响，鸟儿们逆风飞来，叽喳声此起
彼伏，热闹非凡。楝果虽苦，这几种鸟儿却喜欢吃。它
们这时候来，是采摘楝果藏到树洞里、墙缝里，等下
雪了再吃。喜鹊等鸟儿饱食楝果之后，会呼啦啦地排
成一条长线，向远处边飞去，呈现出一幅翩翩飞舞的
图景。 有时候，它们也会停在枝干上，或单只，或结
对，或成群，与满树果实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也为
严寒增添一分活力。

楝树相貌平平，不在“亭亭”的树木之列。 楝“子
如小铃，故亦曰金铃子”。它的果实有多个名字，如楝
实、练实、金铃子、仁枣、楝子、苦楝子、石茱萸、楝树
果等等。它的清淡、微苦，还有些涩，就如同爱情的味
道。人说，楝树前面之所以加个苦字，取的是谐音，就
像“苦恋树”。 这听起来，像是老套的故事情节。

程十发的《楝庭秋晚图》，描绘的该是古人含蓄典雅的爱情。 一长髯络腮重
眉的男子，身着绯红的上衣，侧头凝视一位姑娘，外表虽然有些威猛，眼光却是
柔意温和的，有秋水的味道。 那位低眉顺目的姑娘微微颔首，头上簪有黄花，手
里捻着一朵黄色的花儿，似在看花，心事如花，脸上却已飞一朵红云。 她身后的
楝树，枝干遒劲，树叶稀疏，楝果金黄而饱满，个头大得略带夸张意味。 最妙的
是，枝头上栖两只鸟儿，一只鸟儿如男子般在做凝视状，却张开了口，另一只鸟
儿垂了眼睑，似在沉思，也似在享受、体味……

草木无所谓悲欢，无所谓离合，但在有情人眼里，则有了别样的意蕴。 人间
皆知相思苦，爱别离，求不得，怎么不苦呢？ 在有情人的心中，两情相悦的往情旧
事，无论经过多少岁月，翻出来，依然闪亮丰厚、馨香扑鼻。 浸在淡苦的香气当
中，就像是拥住所有的旧日时光。 拥住的旧日时光，是照亮生命的光和暖，是在
最灰暗的日子里，让人依然怀着希望的信念，是此生最珍贵纯粹的爱……

洗净铅华，自是朴素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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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化龙山之歌”原创歌词征文大赛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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